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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几十方 自 用 印 中 ，
其中 有两方最为得心应手 ，
赏心悦 目 ，一方 是 “正 良 之
印”，一方是“义乌王氏”，这
一朱一 白 的两方印是友人安
木先生刊送的 。

常有识者 ，来陋室喝茶
闲谈 ，见墙上字画钤有这两
方印 ，时常夸奖一番 ，我也为
之倍感高兴 。

一日 闲暇 ，我便 自 赏起来 ，看着看着 ，似乎安木先生
看透了我这位客居长安的南方人的心 。初看两印 ，和谐自
然，优美动人 ，略加分析 ，特色跃然纸上 ，那就是作者把“铁
马秋风冀北 ”的刚美与“杏花春雨江南 ”的优美揉为一体 ，
觉得温而厉 ，威而不猛 ；恭而安 ，和谐浑然 。白 文“正良之
印”，线条圆浑流利 ，格局纵横捭阖 ，如“正 ”字的中间一横

与上面一横远远拉开 ，显得海阔天空 ，而与下面一横又紧
紧相贴 ，觉得密不透风 ，然而整体上疏而不散 ，密而不挤 ，
气韵横生 。朱文“义乌王 氏”，其线条 圆润挺立 ，节律鲜
明，我沿着线条的轨迹赏玩 ，仿佛看见作者把刀握石势如
破竹的情景和听见铮铮铮悦耳的金石声 ，真是痛快淋漓 ，
眼前的线条亦愈觉明丽 、灿烂。“王 ”字与“义 ”字相临 ，横
画甚多 ，这是刻家棘手之事 ，而作者能穿插避就 ，长短参
差，密者调匀 ，疏者照应 ，恰到好处。“氏 ”字的一个竖钩
一个纵戈 ，一直一曲 ，直者刚劲 ，曲者婉媚 ，阴阳调和 ，绰约
生姿。“乌 ”字又显得气势开张 ，颇有“导之则泉注 ，顿之

则山 安 ”的痛快 流利之感 。赏
玩这两方印 ，就象聆听一阕抑扬
缠绵的乐 曲和吟诵一页淡远典
丽的诗篇 。

尤其突出的是两方印的边
线，不齐不匀 ，形断意连 ，产生了 一
种残缺美 ，洋溢着浓郁的金石味 ，使
两方印锦上添花 ，回味无穷 。

抚印而思 ，这两方印 是安
木八年前在西安文宝斋工作时所刊的 ，那时他才25岁 。他
现在是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，这些年来 ，他的篆刻
作品已 多次入选全国 、国际书法篆刻展 ，在香港出版过两
个个人作品集 ，举办了个展 ，他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，
他成了黄土高原上一位杰出的青年篆刻家 。

左：正 良之印 右 ：义 乌 王氏

美丽 的 圣 淘 沙 岛
摄影/薛耀晗

新
加
坡
南

部
的
圣
淘
沙
岛，

东
西
长
4
公
里
，

南
北
最
宽1
.
6

公
里，

面
积

3
.
47
平
方
公

里
，

是
重
点
旅

游
地。

岛
上
风

光
秀
丽
迷
人
，

游
乐
项
目
繁

多。

这
是
作
者

乘
坐
环
岛
游
览

车
观
光
时
拍
摄

的
几
个
镜
头
：

1
、

岛
上
公

路
；

2、

花
木
茂

盛、

绿
地
如

菌
；

3、

赏
心
悦

目
的
建
筑
；

4、

人
工
喷

池
令
游
客
流
连

忘
返
。

花中 奇葩——郁金香
姬纯源

提起郁金香这种花 中 奇葩 ，就令人
联想起 “鲜花王 国 ”荷兰来 了 。每 当 初
春来到位于西欧的荷兰时 ，人 们就会发
现自 己置身 于郁金花的 世界 。在 田 野 、
在街头 、在商店 、在住宅前 ，甚至在家
家户 户 的 窗台上 ，到处都有郁金香那姹
紫嫣红 的丽影 。

郁金香属 百合科 ，茎直叶挺 ，花瓣硕大而饱满 。原产地在横跨欧 、亚大陆的 土耳其 。据考
证，欧洲 国 家对此花的称呼系 源于土耳其语的 “头 巾 ”一词 。因郁金香的花朵貌似茶杯 ，又象
男子 的缠头 巾 。野生的郁金香于16世纪传到欧洲。1634——1637年在欧洲掀起 了郁金香热 ，荷
兰人 更 对它 爱得发狂 ，许 多 名 门 贵族 竞相培育 ，都 以拥有珍稀品种为荣 ，顿使它 身 价百倍 ，当
时竟有人愿用 自 己 的酿 酒厂 去换取一株罕见的郁金香 。到 了19世纪 法 国 著名作家大仲马 写 了 一

部名 为 《黑郁金香 》的小说 ，给郁金香
平添 了 一层浪漫 色彩 ，这更激起了 人们
对它 的神往 。

荷兰人种植郁金香 的 不仅是为 了 美
化环境 ，也是为 了 出 口 。除郁金香外 ，
荷兰 种植的花卉有二千 多 种 ，出 口 一百
多个 国 家 。而每年 生产的郁金香鳞茎就可 以 为荷兰挣得二亿 多 美 元的外
汇收入 ，占荷兰每年花卉 出 口 总额的 四 分之一 以 上 。郁金香可谓荷兰 的
国宝 ！早在1917年 荷兰 中 部 的莱斯城就建起 了花卉研究所 ，现郁金香 已
发展 到 四 千 余 种 。在 莱 斯城附近 还 建 立 了 郁金 香 花 园 ，占 地七十 英 亩

（ 约 合425市 亩），种 了 上 千 种郁金香 。此 外 ，到 处还有 大面 积 的 郁金
香花 田 ，百花争妍 ，绮丽无比 。

郁金香花 是荷兰 、土耳 其 、匈 牙利 等 国 的 国 花。1977年 5月 ，荷兰
女王 来我 国 访 问 时 ，将荷兰 人 民最珍 爱 的 郁金 香作 为 礼物赠给 中 国 人
民。从 此 ，郁金香在我 国 的 土地上安家 落户 ，与百花 同 竞放 。西安植物
园已 于十 多年 前 引 种成功 ，并于去年成功地举办了 第一届西安郁金香花
会，盛 情 接 待 了 国 内 外 五 十 万 嘉 宾 和游 客 ，所展 示 的 郁金 香 荣 获 第 三
届’93中 国 花卉博 览会及首届 中 国 农生博览会金奖 。

今年 第 二 届 西 安 郁 金 香 花 会 将 在 去 年 的 基础 上 更 上 一 层 楼 ，在面
积、品 种 、花 色 、花型 和数量上仍高 居全 国 之首 ，种植面积25亩 ，引 进
花卉品 种108个 ，鳞茎25万枚 。其 中 郁金 香品 种 由 去 年 的22个增加到48
个，风信子 、欧洲水仙 等鳞 茎花卉品种 由 去 年 的40个增加到60个 。在花
色上又增添了 蓝 色 、绿 色 、纯黑 色 以及 系 列名 贵品种 ，如 呈湖蓝色和黑
色的 蓝紫 系 列 中 的 “夜皇 后”、“蓝标”、“小富豪”等罕见珍品 ，又
如呈红 、白 、蓝 、黑色 的鹦鹉 系 列品种和 多 花品种 等 ，都将是初次与西
安人民 见面 。阴天 （水彩 ） 郭玉 军 作

美国 故 事 片 《绑 架 》
冠英

1 988年11月 1日 ，年仅九 岁 的 屈 维斯在家 乡 目 睹 了 黑 帮 内
部的一次凶 杀 。黑帮首领想通过他了 解祸端真象 ，联邦调查局
则对其全家进行保护性监禁 。黑帮雇用 杀手科恩和泰特枪杀 了
屈维 斯的父母和特工人 员 ，绑架了 这个 九 岁 的孩子 ，带往休斯

顿换取佣金 。
汽车在公路上 飞驰 ，打开收音机 ，广播里正播送屈 维斯被

绑架 的 消 息 。他的父亲 身受重伤却并没有死 ，向 警方提供 了 歹
徒的 相 貌特征 ，警方 已 布下天 罗 地 网 ，通缉两 名 杀手 。屈 维斯
听到母亲 已 死 ，伤心地大哭大 叫 。嗜杀成性又 色厉 内荏的泰特
不胜其烦 ，提议干脆杀死孩子逃跑算了 。科恩不 同 意 ，一心想
赚取 佣 金 。屈 维 斯乘 俩 人 争 吵时 用 手 电 筒 狠 狠 砸 向 科恩 的 头
部，迅速跳 下汽车 ，在街上 的车流 中 东 闪 西躲 ，终于钻进一辆
警车 。科恩一枪击 中 车上 的警察 。屈 维斯再次 落入魔掌 。关 卡
处。科恩 、泰特 以孩子作人 质胁迫警察安然通过 。又摘除所有

警车上 的报话筒 。枪杀稍有反抗动机的 警察 。残忍而又果
断。不 久 ，俩 人迷 失 了 方 向 ，急得 四 处 寻 找 携 带 的 交 通
图。岂知屈 维斯为 了 阻止他们 回 休斯顿 ，机警地把图放在
嘴里啃碎 。泰特发觉 ，恼羞成怒 ，又一次要杀孩子被科恩
用枪阻止住了 。

汽车 继 续 行驶 。屈 维 斯 对 带 他下 车 小 便 的 科 恩 说 ：
“ 泰特想 杀死我 ，那么他一定 要先杀死你……”科恩不露

声色 。果 然 ，泰特趁 科恩打盹时用 枪抵住他 的 头部 。科恩
在欧斗 中 打 昏 泰特 ，把他装 进 行李 箱 。车又继续 行进 。途
中，车胎爆裂 。当 科恩再次打开行李箱时 ，泰特蹦 出 来 。两
个杀 手真正 地展开 了 一场殊死搏 斗 。到底泰特嫩 点 ，在搏
杀中 丧 命 。伤痕 累 累 的 科恩押着 屈 维斯继续 上路 。这时 ，
警方 已 发现 目 标 。汽车 闯 入市 区 ，被警 察 团 团 围 住 。科恩
走投 无 路 ，用 枪 顶住屈 维斯小小 的 身 躯 。当 他 得知 孩 子 只
有九 岁 时 ，深深地叹 了 口 气 ，举起枪 ，朝 自 己 扣动了 板机 。南河 吟

杨凤贤

在我故 乡 的村庄 南面约二里
地，有一条 河流 ，人们称她为南
河。在我的记忆 中 ，南河是一处
非常美 丽迷人 的 去处 。这是两座
高塬相 夹 的一条峡 谷 ，清澈的河
水从谷底 穿过 ，河面宽 阔 ，河水
齐腰 。岸边是许 多遮天蔽 日 的大
树，树下丛生着浓 密 的 杂草 ，足
有半人 高 。两岸边有几百亩肥沃的 良 田 ，一片片稻 田 、一畦畦蔬菜、一丛丛芦
苇，织 成 一 大 块 绿 色 的 地毯 。南河 的 水 滋润 出 了 一片绿 色 的 世 界 ！这 世 界 富
饶、美丽 、深幽 、迷人 ，这是大 自 然赐予故 乡 的一座天然公园 。乡 亲们没有不
喜欢 南河的 ，在这里劳作 ，不感 到疲劳 ，反而觉得神清气爽 。劳 作之后 ，还可
以尽情享受一番 ：女人们在说说笑 笑 中 把一大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顺手晾晒
在雪 白 的 沙滩上 ，再擦擦
身子 ，洗洗头发 ，顿时一
身轻爽 ；男 人们则到离女
人较 远 的 地 方 ，脱 光 衣
服，浸泡在流动的大水 中
洗个痛快 ，一切疲劳和烦
恼立 即 烟 消 云 散 。说 也
怪，再脏 的衣服在这南河
里一 洗 ，颜 色 就 特 别 鲜
亮。女人 的头 发经河水一
洗，就光滑似锦 。就连 男
人粗 糙 的 皮 肤 也 被 洗 细
了，洗光 了 。暑假一到 ，
这里又 是孩子 们的天堂 ，
男孩子在河里游泳打闹 ，
摸鱼抓虾 ，女孩子在河里
洗衣洗头 ，嬉水逗 乐 。阵
阵嬉闹 声伴随着 风吹动树
叶和芦 苇发 出 的飒飒声 ，
这迷人 的天然韵味有哪一
处风景名胜能赶得上 。

我曾 欣 赏 过 杭 州 西
湖、无锡太湖 的美景 ；观
赏过北 京颐和 园 、苏州诸
园林 的 秀 色 ；领略过吐鲁
番葡萄沟 、西双版纳傣族
区的 风情 ；华 山 的 险峻 、
峨嵋的 秀丽都曾令我赞叹
不已 ，留 连 忘返 ，但没有
一处 象 南河这样令人魂牵
梦绕 ，离 乡 几十年难 以忘
怀的 ，总 觉得这是大 自 然

专为 自 己家 乡 营造的一处园林 。
夏日 ，我 回 到 了 阔 别 多 年 的 故

乡。这次 回家 ，一个重要的 日 程就是
要重游一次南河 。父亲说：“南河变
了，不是你小时候 的 南河了。”南河
究竟能变成什么样子 ，我想 象 不 出 ，南河的 内涵太丰富了 ，她的丰满 、
她的 幽深 、她的温馨 、她的 深秘 、她那迷人 的 风采 ，难道会变么 ？即使
她减去 几分姿 色 ，我相信 ，她仍然会具有超群的魅力 。一天 ，我顶着 炎

炎烈 日 ，匆匆 向 南河赶去 ，我恨不得立即 泡在南河那清凉的水 里 ，解解 多 日 的暑
气。那 条必经的 深 沟 已 走到 了 头 ，举 目 望去 ，这哪里是我 日 日 梦想的 南河 ，分明
是一块十 分陌生 的地方 ：大树 、丰草 、稻 田 、菜地 ，已全部荡然无存 ，几百亩 良
田成 了 光秃秃 、干 巴 巴 的荒地 ，生长着一些有气无 力 的荒草 。其间疏疏落落地散
布着 几小片玉米 、谷子 ，由 于干旱 ，长得又瘦又矮 ，枝叶枯黄 。宽 阔的河面 ，清

澈的河水 已 不翼而飞 ，只见一条散发着臭味的 黄黑色 的细流孤独地 、忧
伤地从 中 穿过 ，水面不时泛起一堆一堆肮脏的 泡沫 。这里没有一个人 ，
没有 一棵树 ，甚至连一只 鸟也没有 。看到这副残败景象 ，我的 心猛地一
沉，我牵肠挂肚 、日 思梦 想 的 南河到哪 里去 了 ？是人们惹得大 自 然生 了
气，把 它 一把 抓 回 去 了 吗？“这 到 底 是 怎 么 回 事？”我禁 不住 喊 出 声
来。“可惜 呀 ，可惜！”忽然 ，背后传来 了 一声感叹 。回头一看 ，原来
是一位去河道里挖沙子 的老 乡 。

“ 这 里东 临长宁宫 ，西接香积寺 ，离城又不远 ，听说还准备开发为
旅游 区 呢 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“ 上 游 截 了 流 ，乡 办造 纸厂 的 废 水又 排进 了 河 里 ，稻 田 菜地没 水
浇，种不成了 ，树 也被砍光 了。”

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西北发生的特大沙尘暴和那无辜的85条生命 。我不
禁在心中呼唤 ：人们啊 ，当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创造着 日 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的时
候，请千万不要忘记保护大 自 然赐予我们的那些天然赠品 、那些无价之宝吧 ！

倩倩 惠振 武 /摄

世界 十 大 科 学 公 园
张笃 敬

新西伯 利 亚科学公 园　它 是 目 前 世界
上人数最 多 ，规模最大 的科学公园 。它是前
苏联 的一座综合性的联 合科研基地 ，集 中 了
20多 个科研机构 ，科研 人 员达1.8万 多 人 。

筑波科学公 园 它 拥有 日 本 国 立研 究所
和46所大学 ，汇 集 了 1万 多 科 研 人 员 ，其 中
取得博士学 位 的 高级科研人 员就有2500人 。

斯坦福科学公园　它 以美 国 加州斯坦福
大学为 中 心 ，聚集 了1000多家 生产 电脑 、半
导体的 有关企业。目前，该园区 生产 的 电子
集成 电路产品约 占世界总产量的25%，年产

值达440亿美 元 。
慕尼黑科学公园 它

是德 国 的 电子科学研究
中心 ，现拥有数百家 电子
工业公司 ，其中 闻名于 世
的西 门 子公司 就设在这
里，仅西门 子公司一家生

产的 电 子 表 、集成 电 器 产 品就 占 世界 总产量 的
30%。

格勒诺布尔科学公园 它拥有8000多家生产
高技术电子产品的企业 ，是法国 电子科学技术开发
中心 ，也是法国研制电脑 、电子产品的基地 。

卡尔顿科学公园 它位于加拿大渥太华 中 心
至西郊 ，拥有350多家大中小高科技公司 ，专门从事
半导体器件产品的研究开发 ，现有高级工程技术人
员约2.5万人 。

蒂布尔蒂纳科学公园 它位于意大利罗马东
北部 。这家集团曾参与世界上62颗通讯卫星的生

产和47个地面站的建设 ，它的 电子产品已
覆盖了军事 、民用等许多高技术部门 。

苏格兰科学公园 东起爱丁堡 ，
西至格拉哥 ，有300余家 大小 电子公
司，生 产 着 英 国 80%的 集 成 电 路和
50%的电脑及其附属产品 。

新加坡科学公园 1984年建成 ，
目前 ，该园区已有40余家公司 ，科研人
员1万余人 ，主要从事生物科技 、微电子科
学、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 。

希思达科学公园　它位于瑞典的
斯德哥尔摩北部的希思达山谷地区 ，在
方圆7平方公里内集中了全国70%的电
子工业 。

一样 一 半
某餐馆以卖兔肉而驰名 ，一食客叫了一盘

烧兔 肉品尝 ，觉得味道有异 ，便喊服务小姐来
问道：“这是兔肉吗？”

“ 是 ，是地道的兔肉。”
“ 怎么酸溜溜的 ，好像有马肉的味儿。”
“ 先生 ，不瞒您说 ，掺了点马 肉。”小姐陪

着笑脸 、低声回答 。
“ 一点？”客人又尝 了一 口 ，摇头说：“恐

怕不止吧 ！到底掺了 多少马肉？”
“ 一样一半 。一匹马配一只兔子。”

“
超

级

球

迷”

高
生
平

不
知
从
什
么
时
候
开
始，

周
围
的

同
志
们
都
称
呼
我
“
足
球
迷”
。

久
而

久
之，

“
球
迷”

的
雅
号
便
越
叫
越

响
。

小
时
候
在
农
村
土
生
土
长，
对
外

面
的
世
界
十
分
陌
生。
1
9
7
8
年
到
城
里

上
学，
从
此
五
光
十
色、
多
姿
多
彩
的
生
活
令
我
大
开
眼
界。

电
视
里
偶
尔
转
播
的
一

场
体
育
比
赛

引
起
了
我
浓
厚
的
兴
趣。

但
真
正
令
我
迷
上
足
球
的
还
是1
9
81
年
世
界
杯
预
选
赛，
中
国
队
在
京
城

3
：
0
大
胜
亚
洲
劲
旅
科
威
特
队
，
北
京
街
头
狂
欢
，
全
国
掀
起
了
一

阵
小
小
的
“
足
球
热”
。

于
是
，
工

作
之
余
我
便
和
几
个
伙
计
扯
上
足
球，
侃
上
一

阵
子，
来
丰
富
自
己
的
业
余
生
活。

为
了
更
好
地
欣

赏
球
赛，
从
那
以
后
便
订
阅
了《
足
球
》
报
，《
足
球
世
界
》、
《
球
迷
》
等
报
刊
，
足
球
就
这
样
和
我
结
下

了
不
解
之
缘。

当
有
人
说
足
球
赛
没
看
头，
半
天
不
进
一

个
球，
我
便
耐
心
地
给
他
们
解
释
：

足
球
是
一

项
对
抗
性
很
强
的
项
目，
需
要
全
队
的
整
体
配
合。

你
看
场
上
队
员
左
冲
右
突，
娴

熟
的
技
术，
精
湛
的
球
艺
令
人
目
不
暇
接
；

那
惊
心
动
魄，
跌
宕
起
伏
的
比
赛
令
人
赞
叹
不

已
；

尤
其
是
那
精
妙
绝
伦
的
进
球，
更
令
人
如
痴
如
醉，
倾
倒
无
数
球
迷。

看
球
赛
的
确
是
一

种
美
的
享
受，
运
动
员
顽
强
拼
搏
的
精
神
激
发
人
们
积
极
向
上。

就
这
样，
我
周
围
越
来
越
多
的
伙
计
对
足
球
上
了
瘾，
工
作
之
余
伙
计
们
向
我
问
这
问

那，
我
都
一
一

回
答，
甚
至
有
些
人
为
足
球
争
得
面
红
耳
赤
时
便
找
我
来
裁
决。

我
们
从
中
国

的
球
星
容
志
行、
傅
玉
斌、
吴
群
立
到
世
界
级
球
星
贝
利、
贝
肯
鲍
尔
以
及
古
力
特，
巴
斯
滕，

从“
志
行
风
格
”
到“
马
拉
多
纳
丑
闻”
，
谈
到
中
国
足
球
的
现
状
和
未
来
的
职
业
化，
彼
此
开
阔

了
视
野
，
丰
富
了
知
识。

1
99
0
年
的
意
大
利
之
夏，
吸
引
着
世
界
各
地
的
球
迷。

凌
晨2
时，
我
睡
眼
惺
松
打
开
电

视，
欣
赏
辉
煌
的
罗
马
之
夜。

星
期
天
西
安
有
球
赛，
我
乘
车
前
往
助
兴。

十
几
年
来，
我
收
集
了
历
届

世
界
杯
的
资
料、
球
星
轶
事，
一

些
球
队

的
打
法、
风
格
；

足
球
名
星
的
绰
号，
并

编
辑
成
册，
因
此，
伙
计
们
称
我
为
“
超

级
球
迷”
。

每
当
有
球
赛
转
播，
我
更
是

场
场
不
漏，
胜
利
时
我
和
伙
计
们
共
饮

庆
贺
酒。

但
中
国
足
球
屡
战
屡
败
的
情

形，
却
令
我
这
个
七
尺
的
汉
子
常
看
常

叹，
甚
至
于
越
看
越
气，
边
看
边
哭。

尽

管
如
此，
我
对
足
球
依
然
是
如
痴
如
醉，

难
舍
难
分。

虽
恨
犹
爱
情
难
断，
含
恨

抹
泪
翘
首
望。

有
一

次
中
国
队
失
利

后
，
我
曾
发
誓
一

辈
子
不
看
足
球
赛
了，

但
过
几
天
一

听
有
球
赛，
晚
上
又
坐
在

电
视
机
前，
这
真
是
恨
到
深
处
方
见
情

啊
！

现
在，
我
周
围
已
拥
有
一

大
批
球

迷，
工
作
起
来
没
啥
说
的，
侃
起
球
来
内

行
多
了。

足
球
已
成
为
我
业
余
生
活
中

不
可
缺
少
的
一

部
分。

本版 编 辑　惠 焕 章 母爱无价 郝跃 青/摄

幽默 二 则
△ “抬 左 腿 ，与 身 体 成

90度！”下 士 喊 着 口 令 。一
名新 兵 抬起 左 腿 ，正 巧 伸 到
旁边那位新兵 的右腿边 。

“ 那 是 哪 个 笨 蛋 把 两 只
腿都 抬 起 来 了？”下 士 大 声
吼道 。

△ 生 物 课 上 ，老 师 提
问：“请 问 什 么 是 冷 血 动
物，试举一例？”

艾丽 站 起 来 说：“冰 箱
里的鱼。”


